基于PSR模型的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培育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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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育和建设新型研发组织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在梳理先前文献的基础上，拓展PSR模型，构建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培育的“驱动力-状态-响应策略”分析框架，即从国家、横向对比和山西省自身等层面挖掘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培育的驱动力，从创新变革观念滞后、政策缺失、体制机制不健全和竞争力弱等方面阐释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培育的现状，从经验借鉴、顶层设计、政策完善、融资多元化和评价科学等方面提出促进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培育和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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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and building new-type R&D org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is paper expands the PSR model and con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driving force-state-response strategy" of new-type R&D organiz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based o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at is, from the national, horizontal comparison and Shanxi itself and other aspects to excavate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cultivation of new-type R&D organization in Shanxi, from the aspects of lagging concept of innovation and reform, lack of policy, imperfect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weak competitiveness to  expla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ultivating new-type R&D organization in Shanxi, from the aspects of experience, top-level design, policy perfection, financing diver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science to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type R&D organization in Sh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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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和产业耦合演化以及相关科技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变革，传统研发组织已不能匹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新一轮研发组织创新模式研究和实践正逐渐成为焦点。一种能更有效融合人才、知识、技术、资本、产业等创新要素，实现集聚高端人才、增强创新效能、提升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及提高企业孵化效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相关服务的“四不像”机构——新型研发组织应运而生，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欧盟自2008年成立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院（EIIT）以来，推动了产学研深度合作，在创业设想、企业孵化、成果转移转化、新产品开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等方面成果丰硕，促进了经济复苏和发展。英国2012年创建技术与创新中心，已建成细胞与基因治疗、电子数码、未来城市等11个中心。截至2015年，美国拥有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和制造业创新研究中心等众多重量级新型科研机构，联结政府、科研单位和企业打造创新网络，实现协同创新[1]，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高质量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驱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也高度重视新型研发组织建设，2015年出台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鼓励培育和发展新型研发组织；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分别制定了支持新型研发组织建设的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加快推进新型研发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然而，作为资源型经济的典型代表，山西省在突破资源型经济转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面临困境，亟需探索创新驱动的新模式。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探索和新动能，新型研发组织尚未引起山西省相关政府、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的足够重视。借鉴国内外新型研发组织培育的理论和实践，结合山西省科研组织创新现状，探索培育新型研发组织的路径和政策，有利于改革山西省科技体制机制，提升产学研联盟合作绩效，实现科技与产业更好地共生、共荣和发展。
1  新型研发组织研究文献述评
新型研发组织内涵界定视角不一，可归为学术观点和政府观点。胡俊[2]、李玲玲[3]、曾国屏等[4]学者从学术视角进行了理论阐释，比如李玲玲[3]认为新型研发组织是由各利益相关体，包括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政府、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等，为了各自的目标及利益，共享优势资源或技术或信息、共担风险、共享利润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的一种组织；曾国屏等[4]指出新型研发组织本质上属于创业型科研机构，以“国有新制”或“民办公助”为运行机制，目的在于实现科研、技术和产业的互动耦合。政府观点滞后于学术观点，但更具针对性、操作性和可行性。广东、江苏、北京、上海、安徽、陕西、河南、重庆等省市科技厅或相关政府部门陆续出台了相关支持政策，对新型研发组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中，广东省科技厅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认为新型研发组织是在某一地注册设立的，主要从事研发及其相关活动，投资主体多元化，建设模式国际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管理制度现代化，创新创业与孵化育成相结合，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独立法人组织[5]。
随着对新型研发组织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学者们和政府相关部门对新型研发组织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也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如陈雪等[6]、袁传思[7]认为新型研发机构能够助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促进产业技术联盟合作、推动成果转化、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而如何更好地促进新型研发组织发展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夏太寿等[8]、谈力等[9]、陈红梅[10]、谭海斌[11]等聚焦于新型研发组织的建设模式、运行机制等层面，如夏太寿等[8]分析了合作建设模式、组织管理模式、合作研发模式和合作服务模式；陈红梅[10]指出新型研发组织运行机制为空间集聚机制、筛选培育机制、动力机制、投入机制、管理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退出机制。此外，还有学者借鉴发达国家、发达省市新型研发组织理论与实践经验，从加强制度建设和科技体制机制完善，健全政策体系，增强其普适性、针对性和差别性的统一，鼓励创新创业，加强高端人才培育和引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5,6,10,12]。
综上，前期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或从国家层面提出了若干新型研发组织建设模式、政策建议，或从省域层面如广东、江苏等剖析建设模式、运行机制和发展策略等，但研究的系统性相对不足，而且理论研究成果滞后于新型研发组织培育和发展实践，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本研究拟以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培育为研究对象，从PSR模型视角构建新型研发组织的培育框架，为完善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培育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2   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培育机理
提出于20世纪70年代的PSR理论综合考虑了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因素，突出了多要素互动关系，广泛应用于环保、农业安全、公共服务等领域[13]，但在新型研发组织培育机理研究领域尚未得到应用。鉴于此，本文借鉴PSR基本原理，构建新型研发组织培育机理理论分析框架（参见图1）。在PSR模型中，P为驱动力，是指驱动新型研发组织培育的社会现实因素；S为状态，表现为新型研发组织现状和问题；R为响应，是指培育新型研发组织的策略。

图1  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培育机理
2.1  新型研发组织培育驱动力
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培育的驱动力包括外部驱动力和内部驱动力，外部驱动主要体现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和区域创新发展差异，内部驱动表现为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1）国家创新战略和政策驱动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供给侧质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组织。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构成山西省培育和发展新型研发组织的战略政策驱动力。
（2）横向区域发展差距驱动力。发达国家和我国部分发达省市已开始培育和发展新型研发组织，出台了相关政策、条例和办法，新型研发组织蓬勃发展，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广东省新型研发组织已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截至2017年年底，新型研发组织有219家，研发经费支出147亿元，拥有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数660个，研发人员达3万人，其中高端人才（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接近740人；2017年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服务收入达614.5亿元；2015—2017年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从4 895件增长到8 454件，累计创办和孵化企业数量稳定在900家以上[14]补著录文献。江苏省新型研发组织发展较早，成效显著，截至2017年全省统列的新型研发组织已达300多家，成为支撑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15]补著录文献。 其他如上海、北京、重庆、福建、河南等省市已陆续开始培育新型研发组织，为创新驱动提供新动力。横向对比，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区域发展差异构成了山西省培育新型研发组织的重要推动力。
（3）自身发展现实需求驱动力。山西省丰腴的煤炭资源所造成的“荷兰病”导致其经济发展模式未能实现根本转变，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传统工业占主导地位，高技术和新兴产业规模小，转型升级压力大，产学研合作所涉及的体制机制障碍没有根本解决；此外，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实现资源型经济转型、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创新发展等方面建设效果并不显著。由此，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构成了山西省培育新型研发组织的内在驱动力。
2.2  新型研发组织培育现状
与我国发达省市相比，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发展落后，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在创新观念、政策体系、体制机制和竞争力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阻碍了新型研发组织的培育、成长和发展。
2.2.1 观念落后抑制新型研发组织培育和发展
新型研发组织旨在整合资源，实现科技、产业、资本等融合贯通。其性质多样，或是事业单位，或是民办非企业、股份制企业等；治理体制企业化，普遍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所长负责制；用人机制市场化，打破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探索和完善合约管理、年薪制、业绩评估和动态竞争等新型人才管理制度，彻底破除年龄、学历、资历、关系等因素对人才评价的主导作用，摒弃“大锅饭、铁饭碗”等带有计划经济烙印的薪酬设计思路，建立以人才供求关系、人才价值、能力和贡献为基准的创新、创业人才集聚机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新型研发组织的培育、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创新的思想、变革的思维，但目前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均比较落后，其本质原因首先在于认知观念滞后，表现在发展的慢节奏，求稳定、怕风险，竞争意识差、思维模式固化，创新文化缺失、传统保守思想根深蒂固等方面。基于此，山西省必须要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和除旧革新的观念和作为，在创新发展、观念变革、改革积弊等方面亟需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能以自满、自我陶醉、自我安慰的心态面对新时代、新局面、新问题，应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勇于改革、善于改革、常于改革，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当前的发展困境和挑战视为山西未来发展的动力和机遇，真正从认知、思想和行为实践层面深刻领悟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立新型研发组织对于山西省创新跨越发展的重大意义。
2.2.2  政策缺失导致新型研发组织发展迟缓
目前，从国家视角，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十三五”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规划》为培育和发展新型研发组织提供了战略背景和政策支撑；从地方政府层面，发达省市普遍出台了促进新型研发组织发展的政策、意见或办法，如广东省实施了《关于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试行办法》，江苏省颁布科技创新“40条政策”，重庆市制定了《重庆市新型研发机构培育引进实施办法》，福建省发布了《关于鼓励社会资本建设和发展新型研发机构若干措施的通知》，安徽省出台了《安徽省新型研发机构认定管理与绩效评价办法（试行）》。截至2018年1月，山西省出台了《山西省关于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实施方案》《山西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管理办法（试行）》，明确了联盟的定位、组建联盟的原则和条件、联盟的申请和认定、联盟的职责及支持政策、联盟的管理等，虽然为新型研发组织培育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持，但并未参考其他省市的做法及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存在政策壁垒。一方面，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发展尚处于起步期，在界定标准上缺乏政策依据，法律不明、功能定位不准，在注册登记、成果保护、发展规模、激励机制和融资模式等方面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缺少优惠政策支持，导致许多科研机构在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引进急需的先进技术、税收减免等方面存在诸多制度障碍，造成新型研发组织运行经费困难，制约其可持续发展。
2.2.3   体制机制不健全造成新型研发组织缺乏活力
发达国家和我国部分发达省市培育和发展新型研发组织的实践表明，适应科技、经济不断融合发展的新需求，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变革体制机制意义重大。山西省科技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严重制约了新型研发组织的发展。主要涉及管理体制、融资机制、评价机制、人才集聚机制、激励机制和转化机制等方面。管理体制方面，表现在政府部门服务意识差，对于科研项目重申报、轻管理，缺乏客观、公正、公平的项目论证、评估环节；融资机制不通畅，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支持力度小，缺乏多元化的融资体系；评价机制不科学，评价体系不完善，评价过程透明度、公平度不高，存在权力寻租空间；人才集聚机制不健全，重引进、轻管理，存在人才紧缺和人才浪费并存的问题；激励机制效力不足，重数量、轻质量，注重个人奖励不重视团队贡献，激励力度不够、动力不足，缺乏激励的长效机制；转化机制不成熟，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此外，新型研发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内部利益共享和协同创新机制不完善、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市场化渠道不通畅、自我造血机能弱等诸多问题，制约着新型研发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2.2.4  竞争力弱致使新型研发组织成效不显著
新型研发组织建设发展的理论和政策滞后，一方面造成《山西省统计年鉴》《山西省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官方统计出版物缺乏新型研发组织的相关数据资料，另一方面导致一些研发组织因管理体制、机制、市场化、投资模式、用人机制、创新模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而散落在政府、企业、高校、研发机构等组织中，亟需政策引导、支持和管理。同时，在新型研发组织人力资本建设方面，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及其团队严重匮乏，如全省有国家级创新团队仅1个，两院院士人数不足全国总数的1%，高端人才集聚规模远远不够，孵化和带动高成长性创新企业的能力弱，实现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不足。在创新载体方面，山西省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6家、省级270家，总体而言，新型研发组织竞争力弱、活力不足、效率不高，多数科研机构创新资源少、创新能力低，主要处于初创阶段。具体来看，山西省传统产业转型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高，部分科研组织安于现状、观念落后、墨守成规，科研创新与市场需求脱节，缺乏与国内外大学、科研机构、知名企业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造成科研组织相对封闭、落后、保守，以致产生“科研孤岛”“闭门造车”等问题，难以发挥协同创新效应。
3   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培育的响应政策
培育和发展新型研发组织是贯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针对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发展现状，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本文从经验借鉴、顶层设计、政策创新、融资渠道、激励政策和评价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3.1  学习借鉴国内外经验
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非常重视新型研发组织的发展。我国发达省市中的广东、江苏、浙江等率先培育和发展新型研发组织，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初步建构了基本的框架体系，形成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1）发达国家建设经验。新型研发组织的类型主要包括高等院校、各类研究中心和公立研究机构等，其建设和发展主要是加强基础性研究和战略性研究，并保障经费来源；强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采用理事会制度，增强创新主体积极性；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形成以财政投入为主、社会资本投入为辅的多元化融资渠道；明确新型研发组织职能、定位，创新运行机制[11,16]。
（2）发达省市建设经验。运营经验方面，借鉴发达省市在支持新型研发组织发展中的政策设计、体制机制改革、激励办法创新和评估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和优秀做法；在转变建设模式方面，传统科研机构应积极向“国有新制”“企业及联盟创办”“民办官助”等模式转型，适应科技与经济互动协调发展；在建立容错机制方面，新型研发组织是新生事物，其成功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变革和机制创新，而创新必然隐藏着风险和失败的可能，因此建立创新容错机制，宽容失败、尊重失败、从失败中学习至关重要[17]。
3.2  做好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对新型研发组织培育和发展的战略部署及科学规划，具有目标导向和长远意义。从功能定位、科学规划和实施模式等方面对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进行顶层设计，建立新型研发组织整体框架和基本布局。
（1）功能定位。新型研发组织建设需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背景，根据山西省经济发展重大紧迫需求，实现精准定位和拓展。即聚焦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功能定位，重点突破资源型经济转型、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积极尝试创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政府倡导、产学研深度合作的良好环境，努力培育新型研发组织实现科技创新、市场需求与产业转型发展的有效衔接和深度融合。
（2）科学规划。规划设计应以山西省战略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出发点，突出资源型产业转型主题，加强产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创新创业和制度创新等领域的突破和变革；构建科学的新型研发组织培育模式与体制机制，加强新型研发组织的分类培育和生命周期管理。在培育初期，应重点建设政府主导模式，发挥其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共性关键技术和突破性技术的研究优势；在发展中期，应引导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建设新型研发组织，使其有效衔接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在成熟期，应建立企业主导模式，实现技术产业化应用，达到科技与市场无缝对接[17]。
（3）探索建立多样化的实施模式。山西省在培育和建设新型研发组织时，亟需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认识到培育和发展新型研发组织的重大现实意义，勇于变革体制机制，加强组织管理创新，设计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结合现有研发组织实际，采取民办非企业、新事业单位和股份制企业化等模式，充分调动新型研发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提升创新竞争力。
3.3制定完善的政策体系
健全的政策体系是新型研发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鼓励发展新型研发组织，出台了促进新型研发组织的发展意见。《山西省关于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实施方案》《山西省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山西省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山西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中对新型研发组织的扶持政策也有体现，但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针对性，亟需建立与之配套的政策体系，实现山西省新型研发组织的法制化。为此，建议以山西省人民政府或相关部门协同制定鼓励新型研发组织的针对性政策或实施办法，引领、指导、支持新型研发组织的培育与发展。
（1）山西省政府或科技厅等相关部门应协同出台促进新型研发组织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从概念界定、功能定位、申报认定、组织实施、权力义务和评价支持等方面，实施分类认定标准和差异化的管理措施，鼓励、扶持企业、高校、社会组织及个人以多种形式培育和发展新型研发组织。
（2）要深入调研、了解不同类型新型研发组织的差异化需求，抓紧出台推进新型研发组织发展的具体措施及配套办法，在财政扶持、科技金融、人才引进、税费优惠、上市融资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为新型研发组织提供充分的政策保障。
（3）加强政府科学监控。政府应在新型研发组织组建初期、中后期分阶段实施适度监控和管理，初期应在研发组织的构成单位协调、总体运行模式、发展规划、多元投入上起引领作用；中后期应在资本投入、助推发展等方面给予支持；在其运行成熟时，应采取退出机制，保障新型研发组织在人、财、事等方面具有独立运行和管理能力。
（4）确立政府问责机制。在财政投入、税收优惠、政府采购、认定及评价等环节建立社会化监督和问责制度，避免出现权力寻租和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3.4  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体系
构建包括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等多元化的融资模式是破解新型研发组织资金瓶颈的重要举措，为此，山西省科技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应立足新型研发组织现状，借鉴发达省市新型研发组织的融资经验，构建完备的融资体系。
（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财政投入、科研项目经费补贴、科技金融等方式支持新型研发组织创立、运行、成果转化及产业应用。

（2）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与国内外企业以投资、入股等方式开展合作，可通过技术转让、租用或优先供给等方式提高企业对新型研发组织的资金投入水平。

（3）以政府为主导建立新型研发组织发展基金，积极吸纳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的捐赠和赞助，制定发展基金管理条例，规范基金使用投向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或新兴产业领域。

（4）积极引导社会资本、风投资金等进入新型研发组织融资渠道，重点支持高端人才集聚、人才培养、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应用，合理分担风险，提升研发创新成功率，获取合理利润，实现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的协同运行，推动新型研发组织实现可持续发展。
3.5  建立具有竞争力的激励政策
高端人才集聚和新型研发组织创新活力及竞争力的增强离不开科学有效的激励政策。
（1）个体层面。人才是新型研发组织的战略性资源，决定其创新能力和创新潜力。改革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创新人才引进机制，集聚山西省产业发展急需的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增强新型研发组织的智力资本；制定具有竞争力的激励政策，吸引和盘活人才增量和存量，挖掘和调动人才潜能，发挥人才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公平合理的人才聘用和晋升制度，完善合约制、年薪制、业绩考核、动态竞争等人才管理体制，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开通职称直接认定绿色通道；破除陈规陋俗，建立以能力、贡献和业绩等要素为依据的人才评价机制，打破资历、年龄和学历等因素的束缚，不拘一格引人才、用人才，提升人才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
（2）组织层面。对具有新型研发组织资质的机构，可在场地建设、租赁、科研项目申报评定、人才集聚、职称评审、资金支持等方面给予分类支持；在新型研发组织建设初期可免征或减征进口仪器设备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对于新创建的新型研发组织3年内纳税享受减税或免税政策，如减免企业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另外，借鉴深圳、广州、厦门等地的做法，山西省部分基础较好的城市，如太原、晋城、运城等，应积极与国内外知名科研机构、世界500强企业和“双一流”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交流，针对山西省产业特色和转型战略需求导向，探索创立一批新型研发组织（如特色农业研究院、文化旅游研究院、资源型经济研究中心等），集聚领军人才、高端科研团队，打造新型研发组织试点、示范效应，更好地实现科技和经济的无缝对接，增强产业转型升级能力，提升经济发展动力。
3.6  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
构建科学的评估体系对于山西省培育和发展新型研发组织具有重要价值。
（1）遵循过程性与结果性相统一的原则，在评价内容上体现出多元化特征，既要注重考察科研成果数量与质量、技术转移及转化效果、孵化企业数量、领军人才引进、组织利润等定量要素，也要评估其运行模式、人才管理机制、协同合作机制、激励机制和创新文化建设等定性变量。
（2）在评价主体方面实施多元化评价模式，尝试构建包括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评价主体。发挥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突出第三方主体的相对独立评审功能，注重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
（3）制定科学的新型研发组织评价体系，建立周期性评价机制，依法实施奖惩制度。政府部门牵头由第三方组织实施新型研发组织的认定、监管、评估等相关工作，对新型研发组织采用定期和不定期方式进行检查、跟踪，要求其定期以研究报告形式汇报组织运行情况；通过优胜劣汰机制增强新型研发组织生存能力，建立新型研发组织退出机制；按照考核评估结果，根据不同等级实行差别化激励政策，优秀和良好等级的加大扶持力度，合格等级的维持原有扶持力度，不合格的提出整改方案限期整改，若整改不合格的，减少或取消财政支持。
（4）根据对新型研发组织评估情况，积极总结和推广成功经验，提高其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推动新型研发组织的培育、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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